
莆仙话声母属于闽语的十五音系统。如果我们从共时的

角度来看 , 莆仙话的声母格局与其东面的福州话是完全一致

的 , 都是十五个声母 : p ph m; t th n l; k kh h !; ts tsh "
( s) ; #。从上述的声母中 , 我们并未发现莆仙话中有鼻冠塞音

的痕迹。但是我们认为在莆仙话的语音历史上曾经存在鼻冠

塞音。我们还可以从明 (微)、泥(娘)、疑三母的历史演变中发

现鼻冠塞音的踪迹。因为莆仙话泥(娘)母的演变较为复杂 ,所

以我们打算留在最后再探讨。这里我们先讨论明(微)、疑母的

历史演变 ,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泥(娘)母的发展。

一、莆仙话明(微)、疑母的演变

与福州话不同的是 , 中古的明 (微 )母在莆仙话中分成两

类 , 在开尾韵前读为清塞音 p, 在鼻化韵以及鼻尾韵前读为鼻

音 m。疑母也是同样分成两类 , 在开尾韵前读为清塞音 k, 在

鼻化韵以及鼻尾韵前读为鼻音?。举例如下 :

明(微) 马 买 棉 文 满 门

p$3 pe3 mi%2 mu$!2 mu"3 mu#2
疑 芽 吴 银 岸 愿 硬

k$2 k&u2 !y!2 !a!6 !u#6 !#6
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, 明(微)、疑母按照韵尾的不

同分成两类 , 鼻音前分别读为 m、!, 非鼻音前分别读为 p、k。

我们认为明(微)、疑母 p、k 的读法应该是来自与闽南话 , 即莆

仙话里的明 (微 )、疑母读为清塞音 p、k 应该是由闽南话相应

的浊塞音 b、g进一步演变而来。试比较 :

明 (微) 闽南 莆仙 例字

b p 马磨美枚买舞雾无谋

疑 闽南 莆仙 例字

g k 我饿鹅吴牛语五遇悟外蚁

闽南话的 b、l、g和 m、n、! 之间是音位变体的关系。莆仙

话源自闽南话 , 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通过比较 , 我们很容易拟测

出莆仙话的明(微)、疑母曾经有过读浊塞音 b、g的阶段。莆仙

话的明、疑在混入帮、见母之前也是和闽南话一样存在音位变

体的阶段。因为缺乏莆仙话的历史语音材料做依据 ,我们无法

确知这一转变的时间。我们推测大概是在宋代。莆仙话属于过

渡性方言 , 它是以闽南话为基础 , 受福州话的影响而形成的。

一般认为莆仙话具有明显的特色的时代应该从宋代开始。浊

塞音失去浊音色彩演变为同部位的清塞音是莆仙话的声母系

统向其东面的福州话靠拢的重要步骤。所以 ,我们认为闽南话

的浊塞音在莆仙话中清化的时代也很可能是在宋代。

还有一个更引人思考的问题 :为什么莆仙话里的明(微)、

疑母在开尾韵前读为 p、k 呢?切韵系统属于隋唐音系。切韵声

母系统明 (微 )、疑母的音值 , 大家都比较一致地拟定为 m、!。

但是在莆仙话里为什么按韵是否具有鼻音色彩分为 p、k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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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、! 两类? 塞音的成分是从何而来?

我们认为莆仙话的明 (微 )、疑母在较早的阶段应该是个

鼻冠塞音 , 即是 mb 和 !g。莆仙话里的明(微)、疑母之所以能

够两路分化 ,是因为明(微)、疑母原本就具有鼻音和浊塞音两

种性质。我们可以从闽南话的两个方言岛中得到启示。广东中

山隆都话是闽南话的一个方言岛 , 它的疑、泥母都已经被其他

方言同化为 !、n。但是它的明母仍然保持着鼻冠塞音 mb 的语

音形式。例如 :

无 武 月 语

mb13 mb33 !guet55 !gi13

广西平南县也有个闽南话方言岛里疑母读为 !, ! 同时有

一个音位变体 !g。明母也有 mb 的读法(李玉 1990)。以明母为

例:

麻 谋 母 篾 秘 明 文 忙

mba23 mb"23 mbo54 mbi54 mbi54 mbi!23 mbu!23 mbu!23

我们可以构拟莆仙话里的明 (微 )、疑母的演变过程如下

(下文我们还将继续论证我们假设的可行性) :

*b→p

明母 *mb→ *b(m)〈m

*g→k

疑母 *!g→ *g(!)〈!
以明母来说明其演变的过程。mb 是莆仙话最早阶段的语

音形式 , 其后莆仙话经历了和闽南话类似的浊音 b 和 m的变

体阶段 , 最后在东面福州话的带动下 , 浊音 b 进一步清化为

p,混入了帮母。

二、莆仙话泥(娘)母的演变

泥(娘)母在莆仙话里的演变比较复杂。泥(娘)母的演变

和来母的演变纠缠在一起。从共时的平面来看 ,泥(娘)母和来

母仍然是两个音位。这与福州话是相同的。但是莆仙话的泥

(娘 )母还有一个和来母相混的白读音层次 , 这个层次和闽南

话相当一致。在这个语音层次上 ,仙游话泥母和来母是完全相

混的。凡是仙游话里韵具有鼻音色彩的 ,必定是和声母鼻音 n

搭配 ,如果是开尾韵的 ,必定是和边音 l搭配。试比较下例 :

泥(娘) l 内闹女尿

n 挪奴耐奶尼农宁铃

来 n 林蓝烂荔卵凉两领岭

l 罗路吕来六鹿陆龙立

根据语音演变规律的系统性 , 凡是具有相似特征的语音

应该具有相似的演变方向。既然我们主张莆仙话明(微)、疑母

在历史上是鼻冠塞音 mb、!g, 那么按照语音的演变的特征 , 泥

(娘) 母也应该同样是个鼻冠塞音 nd。但是从上述的例子来

看 ,对于莆仙话泥(娘)母早期的音质 , 我们至多只能给它定为

nl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呢?

其实不然 , 我们可以证明在莆仙话的语音史上 l 和 d 曾

经是处于某种相混或者说是音位变体阶段 , 也就是说 d 和 l

以及 nd 和 nl是相通的。莆田话仍然还有泥母读为 d 的痕迹。

莆仙话的 l 和 t 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。举例如下 :

闹 ~热 女~生 内 尿

莆田 tau6 ty3 tuai6 tiau6

仙游 lau6 ly3 luai6 liau6

关于莆仙话 l 和 t 具有的对应关系 , 我们还可以从日母的

演变中得到印证。举例如下 :

日~头 二~十 入~声 汝

莆田 ti$8 ti3 ti$8 ty3
仙游 li6 li3 li$8 ty3
上面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 , 莆仙话的 l 和 t 两个音素历史

上曾经具有同一性(下文还会继续论证)。l 和 t 历史上应该是

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。“汝”字声母莆田话和仙游话都读为 t,

显得特别引人注目。这更加表明了我们将泥(娘)母构拟为鼻

冠塞音 nd 的可行性。

莆仙话中的浊塞音和清塞音的演变关系 , 我们上文已经

做了探讨。我们已经证明了莆仙话的清塞音 p、k 是由闽南话

的浊塞音 b、g进一步清化而来。根据同样的语音演变规律 ,莆

仙话的清塞音 t 也可以由闽南话的浊塞音 d 清化而来。因此

我们认为浊塞音 d 是莆仙话里清塞音 t 的前身。而在更早的

阶段 , 莆仙话的泥 (娘 )母也应该是个鼻冠塞音 nd。试构拟这

一演变的过程如下 :

l

泥母 *d∠ t

*nd→*d(n)∠ n

在早期的莆仙话里泥母应该是鼻冠塞音 nd, 而后经过了

和闽南话类似的 n 和 d 的变体阶段 , 最后再由浊塞音 d 转化

为仙游话的边音 l,莆田话则清化为清塞音 t。

也许有人会问 , 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莆仙话的 l、t 和 d 之

间具有同一性呢? 这其实可以从闽南话 l、d 两个音素的音质

特征中找到答案(罗常培 1999)。以厦门话为例 ,厦门音的 l 是

舌尖中、带音的边音。但是舌头极软 ,用力极松 ,两边所留的通

气的空隙很小 , 听起来并不像北京话的 l 那样清晰 , 而是很像

浊塞音 d,所以厦门人学外语也往往用“老”代替英语的 d 母。

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为闽南话、仙游话泥 (娘 )母和来母

相混的过程理清先后次序。我们可以看到先是泥(娘)母 nd 分

出一部分读 n 的字混入来母读 n 的字 ,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

段的泥 (娘 )母的一部分仍然读为浊塞音 d, 莆田话仍然保留

这个阶段演变的证据 t。其后 , 由于 d 和 l 二者的发音部位以

及发音方法都很接近 , 所以泥 (娘 )母读为浊塞音 d 声母和 l

声母成为音位变体 , 并由音位变体逐渐转为读 l 声母 , 最后完

全变为 l 声母。厦门话 l 尚且保留浊塞音 d 若干语音特征的痕

迹 , 泉州话只是偶然见到 , 在仙游话里 l 则是已经完全失去浊

塞音 d 的语音特征。至此 , 泥母已经完全和来母相混了(相混

的是白读音层次)。

戴黎刚等·莆仙话可见的鼻冠塞音及其历史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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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莆仙话鼻冠塞音的性质

既然我们认定明 (微)、泥(娘)、疑母是和切韵音系不同的

鼻冠塞音 ,那么它们是什么性质的音呢? 是莆仙话历史上和古

越族语言接触的遗留 ,还是来自于古汉语的遗留呢?

我们认为还是定位为古汉语的遗留比较好一些。有两点理由 :

首先 , 关于古越族在闽地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所使用的

语言 ,目前我们知之甚少。如果以很可能和古越语比较接近的

侗台语、藏缅语、苗瑶语来和莆仙话的鼻冠浊塞音作比较 , 我

们发现两者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。以藏语的昌都话为例

(张谢蓓蒂、张琨 1976) :

虫 刺 去 虹

昌都 mb!3 mbu3 ndzo3 !da3
仙游 tha"2 tshia6 khy5 kho"6
从上面的例子中 , 我们很容易看到昌都话的鼻冠浊塞音

和莆仙话差别极大 , 如何证明它们的有同源对应关系实在是

个挑战。不可否认 ,侗台语、藏缅语、苗瑶语存在着很多的鼻冠

音的现象 ,但是其对应的情况大致都与昌都话类似 , 无法证明

其间的对应。当然 ,也有一些和汉语方言是一致的情况。比如 :

彝语的“地”读为 ndi , “饱”读为 mbu, 川滇黔苗语的“歌”读为

"kou2, “富”读为 mpo4, 布努瑶话的“袜”读为 mpa4, “打”读为

nt#u8。这些鼻冠塞音和汉语方言究竟是语言扩散的结果还是

同源继承的表现 , 有待于进一步的语言验证。在此之前 , 我们

最好不要轻易下个结论。

其次 , 我们应该看到汉语本身也有很多的鼻冠塞音现象 ,

而且许多都和莆仙话的鼻冠塞音存着明显的相通之处。客家

方言就有鼻冠塞音 , 在连城与长汀、清流交界的一些方言点如

灵地、北团、罗坊、四堡的疑、明、泥母仍然读为鼻冠浊塞音。请

看下例 :

女 米 尾 民

灵地 "gy3 mbi3 mb$%3 mb$&2
北团 &gy3 mbi3 mb’(3 mb)2
罗坊 "gy3 mbi3 mbei3 mbe"2
四堡 "gy3 mbi3 mbua3 mb"i2
北方方言也是存在鼻冠浊塞音的。山西的文水、兴县、忻

县、太谷等地 ,疑、明、泥母三纽都分别读为 "g、mb、nd。陕西也

有类似的读法。从这些方言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莆仙话疑、

明、泥母的原始语音形式 , 同时也可以证实我们将这三母的音

值拟定为鼻冠浊塞音的合理性。

鼻冠塞音是上古汉语的特征 , 我们可以从古注直音中窥

之一斑(严学窘 1986)。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》“乃负石而沈与募

水”,高诱注云“募 ,水名也 ,音千伯之伯”。“募”明母字 ,“伯”帮

母字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“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之能”,注云“苏

林曰能音台”,“能”泥母字 ,“台”透母字。塞音和鼻音互注。中

古汉语仍然可见鼻冠音。在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的译音中 , 明、

泥、疑母字常常用梵文的浊塞音 b、d、g对译。比如 , 梵语译名

padma“钵特摩花 ,古云钵头摩 ,或云钵弩摩 , 正梵音云钵纳摩”

(玄藏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)中的 d-“纳”。与莆仙话更为一致

的是日译汉音。根据严学窘的研究 ,日译汉音疑、娘、微三纽分

别读为浊塞音 g、d、b;明、泥两纽是零韵尾和塞音韵尾字分别

读浊塞音 b、d,鼻韵尾字则是分别读为同部位的鼻音 m、n。可

见上古到中古 ,汉语明、泥、疑母都有读为鼻冠塞音现象。到了

现代 , 读为鼻冠塞音声母的地区越来越少 , 在北方方言区 , 只

有少数的地区仍然可见鼻冠塞音 , 而在南方的莆仙话中 , 只能

从明(微)、泥(娘)、疑三母共时的变异中寻找鼻冠塞音的痕迹

了。

由此可见 , 鼻冠塞音是汉语南北各方言历史上都曾经有

过的语音阶段。不同之处在于 ,南方方言的鼻冠浊塞音是由历

代北方的移民所携带下来的。莆仙话以及客家话等南方方言

当中的鼻冠浊塞音正是历代中原人民南迁的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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